《取千里瞬间，收百里风俗——我家春节年俗档案》
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·交口河镇/京兆村（请填实际地点）
![手绘或贴图处：家乡的老槐树或村口景象]

建档时间：2026年2月（丙午马年正月）
建档人：[你的名字]
受访人：[爷爷/奶奶/爸爸/妈妈]

【档案前言】
“拉锯、扯锯，张家门口唱大戏。请外甥，叫女婿，亲家婆，你也去……”这是我小时候趴在奶奶膝盖上听过的童谣。2026年春节，我带着录音笔和笔记本，重新听长辈们讲述洛川塬上的年俗。从腊月的磨刀霍霍，到正月的锣鼓喧天，从消失的“挡鬼棍”，到兴起的“团拜会”，我试图在变迁中，打捞那些属于我们家的年味儿记忆。

第一章：地理与家族背景
1.1 我们家在洛川
地理位置：洛川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，我们家所在的[某镇/某村]，位于县城[东/南/西/北]约[数字]公里。

文化坐标：长辈说，咱们这儿“既像关中，又像陕北”。说话口音偏关中，但性格豪爽像陕北；不吃陕北的糜子饭，但过年蒸的“面花”又有陕北的粗犷。

家族简史：我们家祖上[多少]代居住于此，曾祖父是[职业]，祖父是[职业]，家族人丁最多时[数字]口人。

1.2 三代人眼中的年
代际	受访人	出生年代	记忆中最深刻的过年记忆
祖辈	奶奶张秀兰	1940年代	“蒸人口老虎”、给土地爷上供、正月二十三燎疳
父辈	爸爸[姓名]	1970年代	穿新衣服、捡未炸的鞭炮、生产队分肉、看蹩鼓
我辈	[你的名字]	2000年代	手机抢红包、看村晚直播、旅游过年、微信拜年
第二章：忙年·腊月的准备（时间线）
2.1 腊月二十三：祭灶与“扫尘”
奶奶的记忆（1940-60年代）：

“那时候二十三晚上要送灶王爷上天，给灶王爷嘴上抹糖瓜，让他‘上天言好事’。那时候穷，糖瓜是自己熬的，黏得很。送完灶王爷，第二天就开始扫窑，把被褥都抱出去，用长扫帚把窑顶的灰尘扫干净。扫完要在墙上贴新报纸，炕上铺新席子。”

爸爸的记忆（1970-80年代）：

“我小时候还见过祭灶，后来‘破四旧’就没了。扫尘还有，但没那么多讲究，就是大扫除。我记得有一年，你爷爷从县城买了一张毛主席像，贴在窑中间，那年就觉得特别‘新’。”

现在的变化：

现在腊月二十三还在过，但很少有人祭灶了。扫尘简化成擦玻璃、洗窗帘，请家政的人家也多了。

2.2 腊月二十五前后：蒸馍馍·捏面花
核心记忆——“人口老虎”：

奶奶：“咱洛川最讲究的就是蒸‘人口老虎’（也叫人口馄饨）。家里几口人，就蒸几个，每人一个，保佑一年平安。那老虎眼睛是用黑豆安的，脊背上捏个花纹，蒸出来胖乎乎的，孩子们抢着要自己那个。还有给娃娃蒸的‘兔儿馍’，给老人蒸的‘寿桃’。”

制作场景：

奶奶说，那时候蒸馍是大事，一蒸就是一天，要蒸够吃到正月十五的量。发面用老面引子，炕烧得烫烫的，面盆用被子捂着。邻里之间互相帮忙，你家今天蒸，我家明天蒸，整个村子飘着馍香。

变迁：

爸爸插话：“现在谁还蒸那么多？超市啥都有。你妈有时候蒸一点，也是意思意思，没人捏面花了，太费事。”

2.3 腊月二十八：贴窗花·挂灯笼
老手艺：

奶奶年轻时是剪窗花的好手：“那时候没卖的，都是自己剪。红纸一分钱一张，用煤油灯熏样子，剪出来贴在白纸上。剪的有‘喜鹊登梅’、‘莲生贵子’，还有‘五谷丰登’。谁家窗花剪得好，全村人都来看。”

现在：

现在窗花都是印刷品，塑料的、静电的，甚至还有发光LED的。奶奶摇摇头：“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没那个味儿了。”

第三章：除夕·最漫长的一夜
3.1 贴对联与“挡鬼棍”
挡鬼棍的消失：

爸爸：“我小时候，三十下午贴完对联，你爷就在院门口横一根木椽，叫‘挡节棍’（也有叫‘挡鬼棍’的）。说是三十晚上各路神仙都放假，妖魔鬼怪也出来活动，这根棍子挡着，鬼进不来，只有神能进来。”
奶奶补充：“棍子不能乱拿，得用椿木的，椿树是‘树王’，能镇邪。初七‘人七儿’晚上才撤，说是把鬼放回来过年。”

现状：

我问现在为什么不挡了？爸爸笑了：“现在都是水泥院子、铁大门，往哪儿横棍子？再说，谁还信那个？”挡鬼棍，大约在1990年代后期，从我们家消失了。

3.2 祭祖·拜影
祠堂记忆：

爸爸回忆：“咱们村原来有祠堂，在村中间老槐树底下。三十晚上，全族男人都要去祠堂‘拜影’——就是把祖宗的画像（叫‘影’）挂出来，摆上供品，烧香磕头。那气氛，没人敢说话，只有香火味儿。”

家谱变迁：

“后来祠堂拆了，影也烧了。现在过年，就是在家里的柜子上摆个香炉，对着照片鞠个躬。你爷爷那辈还续家谱，到了我这儿，就续不下去了。”

3.3 年夜饭：钱串子与长命面
必吃菜：

年夜饭主菜：洛川过去穷，年夜饭没那么多花样。必有的是红烧肉（一年到头见点荤）和黄米糕（寓意“高”）。
钱串子：爸爸说，咱家有个习惯，三十晚上吃饺子，初一早上吃面，这叫“钱串子”——饺子像元宝，面条像串钱的绳子，寓意财源滚滚。
长命面：初一早上的面不能切断，越长越好，叫“长命面”。

变化：

现在的年夜饭，海鲜、火锅啥都有了。去年甚至订了外卖。钱串子还在，但“长命面”变成挂面了。

3.4 守岁与禁忌
奶奶的禁忌：

“三十晚上不能扫炕扫地，说是会把财气扫走；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连‘破’字都不能提；万一摔了碗，赶紧说‘岁岁平安’。”
“那时候守岁是真守，一家人围着火盆，剥花生、嗑瓜子，听老人讲故事。孩子们熬不住，就枕着压岁钱睡着了。”

现在：

现在守岁=看春晚+刷手机+抢红包。零点放完鞭炮，各回各屋睡觉。

第四章：正月·狂欢与禁忌
4.1 初一：磕头与“出新”
磕头的变迁：

爸爸：“我小时候，初一早上先给爷爷奶奶磕头，是真磕，跪下，头点地。爷爷奶奶给一毛钱压岁钱，那高兴劲儿！后来慢慢就不磕了，鞠躬代替。现在你侄子那辈，连鞠躬都省了，直接伸手要红包。”

出新：

“初一吃完早饭，全村人都要‘出新’——就是走出家门，去村口或地里转一圈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年轻人穿上新衣服，聚在一起聊天放炮，那是真正的‘新年新气象’。”

4.2 拜年方式演变
年代	拜年方式	时长	范围
1950-70年代	挨家挨户进门磕头	从初一拜到初五	本家、亲戚、全村
1980-90年代	骑车/走路串门，带点心礼盒	初一拜本村，初二起走亲戚	亲戚为主
2000-2010年代	电话拜年、短信群发	除夕夜集中完成	亲戚+朋友+同事
2020年代至今	微信红包、视频通话、朋友圈	随时随地	虚拟社交圈
4.3 初五：送穷·吃搅团
搅团的记忆：

奶奶说：“初五叫‘破五’，要把穷神送走。咱洛川讲究吃搅团，越粘越好，说是‘糊穷窟窿’，把穷日子糊住。那时候的搅团是用玉米面打的，蘸上酸菜汤，呼噜呼噜能吃两大碗。”

现状：

现在初五还吃搅团的人家不多了。我问我妈今年做不做，她说：“做那个干啥？费事，吃顿饺子算了。”

4.4 初七：人七儿
禁忌与习俗：

爸爸说：“初七是‘人七儿’，人的生日。这一天不能出门走亲戚，也不能走远路，要在家‘守人’。晚上撤掉挡鬼棍，说是把鬼放回来。”

现状：

挡鬼棍都没了，初七的禁忌自然也淡了。很多人初七已经返程上班，谁还管这些？

4.5 社火与蹩鼓
洛川蹩鼓的记忆：

爸爸年轻时打过蹩鼓：“那是真累，也是真痛快！腰里绑个鼓，边跳边敲，鼓点急得跟下雨一样，满场子蹦。咱洛川蹩鼓和别处不一样，动作大，带劲儿！那时候各村比赛，看谁家鼓敲得响，谁家秧歌扭得好。”

从“闹”到“演”：

“以前正月十五，各村的社火队自发组织，走村串巷，走到哪儿演到哪儿。现在是政府组织，正月十五在县城集中汇演，演员有补贴，但那种野性、那种疯劲儿，没了。”

2025年的新变化：

翻看2025年的新闻报道，洛川首次在正月十五举办了大型“九曲灯阵”。我问爸爸见过没，他说：“听说过，没去过。以前咱们村自己也会摆九曲，就在打麦场上，用高粱秆扎成迷宫，晚上点灯，转一圈消灾祛病。后来没了，现在又兴起来了，但变成景区的活动了。”

第五章：尾声·燎疳与月尽
5.1 正月二十三：燎疳节
最深刻的童年记忆：

奶奶说起燎疳，眼睛都亮了：“正月二十三，是燎疳的日子。傍晚，家家户户在门口堆起柴火，等天黑了点火。大人小孩都从火堆上跳过去，边跳边念：‘燎干哩，燎净哩，花花女上天哩！’”
“跳过去，一年的晦气、病痛都烧没了。最后火小了，用铁锨把灰扬起来，看火星像什么花，就预示今年什么庄稼丰收。麦子花、豆子花、糜子花……那是咱庄稼人的占卜。”

何时消失：

我问奶奶，后来怎么不燎了？奶奶叹气：“后来都打工去了，谁还在村里？再说，城里不让点火，农村也怕失火。咱家最后一次燎疳，大概是1995年吧。你爸那时候还跳呢。”

现在的替代：

近几年，有些村子过年有“篝火晚会”，年轻人围着火堆跳舞。爸爸说：“那能和燎疳一样吗？燎疳是每家每户自己的事，那是集体跳舞，两码事。”

第六章：口述实录——那年春节最难忘的一件事
【奶奶的故事·1962年】
“那时候困难，过年能吃顿饺子就是享福了。那年你老舅从黄陵过来，背了二斤白面。你太奶奶高兴得不行，说今年过年能吃纯白面饺子了。结果包饺子的时候，你老舅不小心把盐罐子打翻了，饺子馅咸得没法吃。你太奶奶舍不得扔，就兑了好多酸菜，勉强包了。煮出来，又咸又酸，可大家还是抢着吃，都说好吃。那是我吃过最难吃的饺子，也是最难忘的饺子。”

【爸爸的故事·1984年】
“我那年十岁，过年你爷给我买了一把鞭炮，不是整挂的，是一小串，我舍不得一次放完，拆成一个一个的，装在兜里。初一早上，和村里娃跑到麦场里，用香头一个一个点着扔。有个娃把炮扔进粪堆里，炸得粪花四溅，我们笑疯了。回去挨了一顿骂，但那个年，太美了。”

【我的故事·2025年】
去年过年，我教爷爷奶奶用微信视频。三十晚上，在西安工作的堂哥打来视频，奶奶对着手机屏幕，一个劲儿地问：“吃了没？啥时候回来？”挂了视频，她自言自语：“现在的人，都隔着玻璃说话。”我不知道她说的“玻璃”是指手机屏幕，还是指什么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既温暖，又有点心酸。

第七章：影像志
【老照片·1988年春节】
（此处贴照片或手绘）

内容：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姑姑在老窑洞前合影。门上贴着红对联，爸爸穿着新做的棉袄，手里拿着一串鞭炮。

口述：奶奶说，那年腊月下了大雪，窑洞顶上的冰溜子有一尺长。

【新照片·2026年春节】
（此处贴照片）

内容：全家在县城的新房里吃年夜饭。桌上摆着火锅、海鲜、饮料。电视里放着春晚，背景音是微信消息的提示音。

口述：爸爸说，现在过年就是换个地方吃饭，没啥意思。

【物件照片·老窗花样】
（此处贴照片）

说明：这是奶奶保存的1980年代窗花样子，熏在黑纸上的，图案是“麒麟送子”。

第八章：档案结语——年味儿去哪儿了？
整理完这份档案，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年味儿变淡了吗？

从仪式上看，是的。我们失去了挡鬼棍的神秘，失去了燎疳的狂欢，失去了挨家挨户磕头的真诚。从腊月到正月，那些密密麻麻的禁忌和讲究，被简化成了“放假七天”。

但换个角度看，年味儿并没有消失，它在换一种方式活着。

以前的“祭祖”，变成了今天的“网上祭奠”；

以前的“社火”，变成了今天的“村晚直播”；

以前的“串门拜年”，变成了今天的“微信群红包”；

以前的“家族聚会”，变成了今天的“朋友圈晒图”。

2025年洛川兴起的“团拜会”“篝火晚会”，或许就是新的年俗正在生长。从家庭走向社区，从私密走向公共，年的形式变了，但人们渴望相聚、渴望祝福的心没变。

爸爸最后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想了很久：

“其实年味儿没丢，是你变了。你小时候盼过年，是因为有新衣服穿，有肉吃。现在你天天穿新衣服，天天吃肉，当然觉得年没意思了。”

或许，年味儿从来不在鞭炮里，不在饺子里，而在我们那颗“盼着过年”的心跳里。

谨以此档案，献给我的家人，献给正在消失和正在生长的洛川年俗。

【附录：洛川年俗关键词对照表】
方言/俗语	解释
挡节棍	三十晚上横在门口的棍子，寓意挡住鬼怪
人口老虎	面花的一种，按人头蒸，保佑平安
钱串子	饺子和面条同煮，寓意财源滚滚
燎疳	正月二十三跳火堆，祛除晦气
出新	初一早上出门迎接新年
蹩鼓	洛川特有的一种鼓舞，动作激烈
人七儿	正月初七，人的生日，讲究不出门
[bookmark: _GoBack]影	祖宗的画像，过年时悬挂祭祀
